说明：以下法师辅导笔录，为道友个人行为。如有错漏之处，向上师三宝忏悔，请道友们批评指正。

《中观宝鬘论》第六十二课
诸法等性本基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游舞力，
离障本来怙主龙钦巴，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发菩提心之后，继续宣讲《中观宝鬘论广释》第五品僧俗学处的结行。结行分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又分为两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教诫生起欢喜。
前面宣讲了对于正法的态度。对于正法应该非常珍重，就像珍重自己的身体，或者说比自己的身体还要珍重。有这样一种心态，对正法就会产生稀有心、难得心和珍视心，才会非常精进地进行修持。
前面也提到过，身体是通过以前的善业得到的，如今要善巧地使用这个身体。而真正善巧使用暇满人身的方式，就是修持大士道、修持菩萨道。
下面引用教证成立。
《弥勒经》中说：佛陀出世、获得人身、于佛起信、发菩提心四者俱胝劫也难以获得，为此切莫使闲暇人身无义虚度。
《弥勒经》中讲：佛陀出世是非常难以遇见的，获得人身也很困难。佛陀出世、得到人身之后，于佛生信很困难。能够对众生发起大悲心，为获得佛果而生起菩提心更是非常困难。现在我们既然已出生在佛陀出世的贤劫当中，获得了闲暇的人身，对佛法产生了信心，也有发菩提心的机缘，当这些机会全部都已获得的时候，就不要让闲暇的人身无意虚度了，应该好好地使用这个人身来修持大乘菩萨道。
《中观藏论》中云：“具有微妙正法灯，离八无暇此闲暇，当依大士之行为，理当具有真果位。”
清辩论师在《中观藏论》中这样讲到：如果一个人能够拥有微妙正法明灯的话，守持这个明灯就能够离开八无暇。
“当依大士之行为”，离开无暇、获得闲暇之后，就应该使人身具有实义。而在所有的修法当中，依靠大士的行为，依靠菩萨道的意乐和行为是最为殊胜的。“理当具有真果位”，通过闲暇人身修持大乘的行为就可以获得真实的果位。
如果认为，既然对辗转投生闲暇的身体所依该爱惜，那么就需要成办利益身体的因。
这是解释前面颂词中的“若需利所爱”。在此处解释成对方的一种观点和疑惑，有时也是我们内心可能产生的一种疑惑。“对于辗转投生闲暇的身体所依该爱惜”。既然需要爱惜身体，就需要成办利益身体的因，对于种种利益身体的饮食、衣服或者受用等是不是也需要去成办呢？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回答说：“彼成法作用”，这个身体必须在法上才能够成办真实的作用。下面从实际的道理上做回答。
利益身体只是为了修行正法，而别无其他，
即便我们要去寻找利益身体的饮食、居室等等，也只是为了修行正法而已。如果不是为了修行正法而寻找利益身体的因，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圣天论师说：造罪的身体犹如怨敌一般，如果爱惜这样的身体，与恭敬仇人一模一样。
圣天菩萨也说，对于造罪的身体应该像怨敌一样对待。造罪的身体和怨敌的本性是完全相同的。怨敌能够伤害我们，让我们感受很多痛苦，感受很多不安乐。造罪的身体也是这样，今生因为造罪的缘故，内心烦乱、不清净、处于热恼的状态当中。今生使用身体造罪，下世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恐怖，遭遇无法宣讲的恶趣的痛苦。所以说造罪的身体的性质和怨敌是一模一样的。“如果爱惜这样的身体，与恭敬仇人一模一样”，如果对于如是的身体还要千方百计地爱惜，就和恭敬我们的仇人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一种不明事理的颠倒做法。对于仇人，我们是不会去恭敬的，所以说我们对于造罪的身体如是地爱惜，实际上也是颠倒作为。
如果珍惜利济身体是为了正法，那么就更应当珍爱正法，前文中所说的增上生决定胜的一切法，尤其是听闻殊胜上师的教言及甚深之法，难之又难，因此要全力以赴闻思修行。
如果我们珍惜身体是为了修行正法，内心对于修行正法的意乐非常热切，那么，为了正法服务而珍惜利济这个能够行持正法的身体，也是理所当然。既然如此，就更应当珍爱正法。
本文从第一品到后面杂说等等，对于增上生决定胜的一切法进行了宣讲。总的来讲，增上生、决定胜的教法很难值遇，尤其是听闻具有殊胜菩提心、具有殊胜证悟的大乘上师所阐释的教言及修行窍诀，更加难以值遇。
很多人都能够遇到佛法，比如有机会翻阅大藏经等法本，有些人就认为，我只要看这些就够了，我只要通过次第学习就够了，觉得长时间依止上师不是太重要。实际上《大藏经》或其它经论中所讲的内容，我们自己看时，也许只能够理解到很肤浅的一层，要通过这么肤浅的一层来调伏自相续，打破相续中的种种烦恼，力量是绝对不够的，必须要依止上师，听闻佛法，才会明白怎样正确理解佛法。上师证悟得很深，或者说上师理解得很深，讲解正法时也能够让听者产生很深的定解，这种效果远比自己一个人钻研学习要好得多。所以，如果有幸听闻上师教言的时候就应该珍惜，全力以赴地闻思修行。
经中说：“当于数百劫罕见，此微妙法生欢喜，欲求解脱求功德，切莫寻觅世间事。”
经典当中讲：应该对数百劫中非常罕见的微妙正法产生大欢喜心。如果想要追求解脱，想要追求功德，就不能寻觅世间的事，因为寻觅世间的一切事物是不可能让我们获得解脱和功德果的，就像压榨河边的沙子永远没办法榨出油来。所以说，如果我们要从世间法中寻求解脱道和功德法，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真地想要得解脱、求功德，就应该对数百劫当中非常罕见的微妙法产生欢喜心、希求心，才能真正通过正因产生正果。
因此，如果不具备闻法等，显然得不到善妙的所依身体，即使侥幸得到，也会成为不知取舍的愚者。
如果没有闻法、思维法、修行法，不具备闻思修的功德，想要获得善妙的所依身体是很困难的，因为所依身体是一种果，是一种异熟，必定要具备它的因。如果因具备了它的果就可以获得，如果因不具备便永远没办法获得果。
能够闻思修佛法的身体称之为善妙身体，并不是整个世间的人身都能够称之为善妙身体。世间的人身有贤善的、有下劣的。有些人以人身来造罪，有些人以人身来虚度，这些不叫善妙身体。这种下劣的身体、下劣的人身，它的因也不怎么严格。真正要获得闲暇的身体，因非常严格。严格的因来自于对佛法的听闻、思维和实修。有了闻思修的因，就可以获得闲睱的身体，如果不具备这个因，就不可能获得这个所依身体。
“即使侥幸得到，也会成为不知取舍的愚者”。从因果来讲，没有什么是侥幸的，但是观待总的殊妙因来讲，也可以用侥幸来形容某些人身。比如说打猎的猎人等，他们得到了人身，有些甚至还生在有佛法的地方，有机会听闻佛法，但对佛法根本不产生信心，反而颠倒取舍因果，从这个方面可以称之为侥幸获得的人身。这些人侥幸获得人身之后对于善和恶等也完全不知道怎样去取，怎样去舍，反而自以为是地行使很多颠倒的法，这就称之为不知取舍的愚者。
以上是从身体和正法之间的关系、如何做取舍等方面进行观察，下面宣讲另外一层意思。
再有，《教王经》中也说：“不应为身而哀伤，于此授予薪衣食，为长久利积福德，我之伴侣唯善恶。”
在这层意思中主要说我们要以拥有身体而安乐，不应该为了身体而哀伤。有时在宣讲了很多身体的过患之后，听闻者容易跟随法义，对自己的身体产生哀伤的心情，产生想抛弃的心情等等。但是在佛陀的教言中也讲过，即便身体有很多过患，是很多痛苦之器、痛苦的来源等等，也不应该为身体而哀伤，主要要看我们怎样使用这个身体，怎样看待这个身体。如果唯一用身体造罪，它当然应该是哀伤之处。如果能够善巧使用身体，还是可以以此身体而修持佛法。
“与此授予薪衣食”。这个身体，如果它能够配合我们修正法，就可以给它授予薪（工钱）、衣食等等。
“为长久利积福德”。为了长久的利益，依靠身体来积累福德，这也是唯一在我们这个身体上使用的。观察过患要依靠现在这个身体，成办利益还是要依靠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善巧使用就成了解脱的舟，不善巧使用就变成了轮回的锚。如果我们现在不好好使用这个身体，很有可能依靠这个身体而长久在轮回中流转。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身体应该善巧使用。
“我之伴侣唯善恶”。修行者真正的伴侣就是善恶。其余的法都没办法跟随我们，真正能够长久跟随的就只有善恶而已。好修行人生生世世与善业和安乐相随，恶劣的修行人或者一般人生生世世与恶业和痛苦相随。这些因缘还是由于不知道取舍之处。如果知道取舍之处，就能够使用身体来修行善法，否则的话就会依靠这个身体造很多罪业。
丁二、教诫依四法因果之理：
故如己依法，如法而修行，
如行依智慧，如慧依智者。
所谓的四法因果，就是颂词中所讲的四个法。四个法成为因果之间的关系，所以叫做四法因果之理。
“故如己依法”。“故如己”的意思是说，就好像我们非常珍惜爱重自己的身体一样，对于正法也应该如是爱重，应该像珍惜自己一样地去依止正法。
“如法而修行”。真正的法，它的基础来自于如法而修行、如理如是地修行。我们应该像对法恭敬一样，对于如理的修行也要产生恭敬心。
“如行依智慧”。就好像对修行如是恭敬一样，我们也要通过这种心理来恭敬智慧，因为要如理修行必须以智慧为前提。所以，我们对如理修行是怎样恭敬的，对于智慧也如是恭敬。
“如慧依智者”。“智者”就是上师善知识的意思。智慧依靠于上师，依靠于善知识。就像我们对于智慧的恭敬心一样，对上师善知识也要产生非常清净的信心和恭敬心。
这叫四法因果之理。如上所说，法、如理修行、智慧和智者四种就是四法，这四法就是因果。法依靠如理修行，如理修行依靠智慧，智慧依靠智者。我们对于四法因果要如理如实地了知、如理如实地修行。
身体与正法同样要珍惜，所以要像自身一样珍重依止正法，
不管有没有学习佛法，一般众生凡夫对于自己身体都非常珍重。学习了正法之后，就知道身体和正法都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正法更是殊妙，我们对身体和正法应该同样珍惜。就像我们对于自身很珍重一样，我们也要通过这样一种心态来依止正法。
正法依赖于如理修行，因此要按照法理而修行，
想要正法与内心成为无二无别，必须要如理修行。如果没有如理修行，我们的心是心，法是法，二者之间就显得毫无关系了。只有如理修行之后，我们的心才变成正法的状态。
为什么要观察修，为什么要安住修？是为了通过观察修和安住修这种方便，让法融入心，让心变成正法的状态。当心变成正法状态之后，就会如理如法地取舍。比如我们的相续变成出离心，那么我们一切所作所为都会为了解脱而奋发；如果我们的心通过修行之后，变成了菩提心，完全转变成利他的状态；如果修空性，我们的心就与空性无二无别。以前我们的心处于有实执的状态，通过实执造很多罪业，通过修行之后，心就变成了空性，就会对一切万法的实相如理如实地安住。就像现在我们安住在一切贪嗔痴中一样，之后我们就会安住在空性当中。
很多修行有成的大成就者就是这样的。有些大德示现相续当中充满了出离心，他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完全如理如法。如果有些大德示现相续当中充满菩提心，他的行为会是怎样呢？唯一利他，对众生非常慈悲，一心一意利益众生；很多大德修行之后相续变成了空性，变成了大圆满，或者说证悟了空性、证悟了大圆满，相续中充满了空性的人，他对所有的法都不执著，非常自在地行持利益众生的事业。这些就来自于如理修行。
如果不如理修行的话，正法就是书本上的正法，或者只是停留在肤浅的层次上。只有如理修行之后，通过方便才能够把法融入到我们内心中，所以说如理修行是非常关键的，正法依靠如理修行才能够安住在我们内心当中。所以要按照法理而修行，我们对正法是怎样珍视的，对如理修行就要这么珍视。
上师经常讲不要把正法作为一种知识来学习，这是很关键的窍诀。如果我们把正法当成知识，因为这是我不知道的领域，我需要去涉猎它，了解它，或者我需要去学习它。如果是这样，学完之后也许通达或了知了某些内容，但因为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这种知识，学完之后很有可能放弃。如果把学法当成修行，听闻之后就会想怎样修这个法，怎样善巧地安住它的本体等等，就会深入得多，这样一种心态就很纯净，根本不可能听闻一次两次大概了知之后就会满足，所以必须要按照正法而修行。
而如理修行依赖于智慧，为此理当像如理修行正法一样，生起智慧与恭敬心。
要如理修行，没有智慧是不行的。修什么法都需要智慧，比如修习万法无常、寿命无常，必须要善巧通达如何趋入无常修习的关要，必须依照智慧观察而通达。如果修持空性慧，更需要智慧。
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如理修行，不是盲修瞎练。盲修瞎练，也许你随便想一套，自己去修就可以。如果真正要如理如法地修行，必须要有很清净的智慧。有些道友善根深厚，比较努力，对于修法非常有意乐。那么，我们对于如理修行是怎么恭敬的，对于智慧就应如是恭敬。因为如理修行是依靠智慧而生起的，所以我们要像如理修行正法一样，如是升起对智慧的希求和恭敬心。
而要生起智慧又依赖于善知识，因此，应当像恭敬智慧一样恭敬依止智者上师，务必要修学以上四法。
生起智慧的近因是什么呢？善知识。有些人认为生起智慧不一定依靠善知识，那要看你生起什么样的智慧。如果要生起清净、无垢、纯净的智慧，必须依靠上师；如果要生起证悟的智慧，必须依止上师。如果不想生起清净的智慧、证悟的智慧，只是想像世间一些治学者一样，生起这样的智慧，就不一定依靠上师了。所以说，首先要明确我们到底想生起什么样的智慧，我们生起的智慧要满足什么样的标准。如果单单为了了知大概意思以作谈资的话，当然不一定依靠上师，不一定依靠智者。真的要生起如上师相续一样的智慧，像佛菩萨相续一样的智慧，必须依止智者上师。所以，我们对智慧是怎样恭敬的，对智者上师就应该如是恭敬。
综上所述，我们的心要依靠正法，正法要依靠修行，修行要依靠智慧，智慧要依靠上师，这就是前后的因果关系。我们对此四种因果法必须要了知，必须要产生如理如实的态度，然后去随学。
马鸣阿阇黎亲言：“唯一精进徒劳已，智慧伴转成大义。”
马鸣菩萨说：我们要修行正法，唯一精进徒劳而已。对于正法有精进心当然很好，如果不精进根本得不到正法，但是也要看你是如何精进的。如果没有善巧方便，没有智慧的摄受，你唯一的精进也只是徒劳而已。“徒劳”的意思就是指花费很大的功夫，仅仅收获一点点，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利益。有些没有智慧的人很精进，那他是不是完全没有利益？绝对不可能完全没有利益。但是观待通过智慧摄受而在今生获得大义果的方面，唯一盲修瞎练的这种精进就没有什么大意义，成了徒劳而已。“徒劳而已”在这里是对于下劣的法使用的否定词。
“智慧伴”是说我们在精进的时候，如果能够以如何精进的智慧作为助伴，就会“转成大义”，你这个精进就会转成大意义。一方面，精进绝对是一个修学者的美德，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要素。慈诚罗珠堪布讲过，修学者不怕没有智慧就怕没有精进。他是从鞭策大家要精进这个角度来讲的。如果有精进，而且依靠善知识学习的话，没有智慧的人也会逐渐逐渐升起智慧。另一方面，如果观待智慧的角度，单单精进没有智慧做助伴也不行，智慧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又有精进又懂得如何精进，智慧、精进二者和合起来就会变成大义。
又有精进又有智慧是最好的。有些人有智慧没有精进，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但是越往后越差，越往后学就越往下堕。因为他有智慧的缘故，觉得这个也懂那个也懂，容易产生傲慢。刚开始的智慧如果没有精进心来摄受，他的智慧就会逐渐逐渐衰落，转成愚痴之心。所以说，有些修行者精进和智慧兼具，有些有精进没有智慧，有些有智慧没有精进，还有些又没有智慧又没有精进，有这样的差别。
对于我们来讲，这两种法或四种法都是很关键的，都必须要了知，要在内心生起无伪的定解。此处是让我们知道精进和智慧之间有这样一种密切的联系，如果有智慧做助伴，一个人的精进就会转成大义。
由智慧中可以实现一切愿望，同样，具有智慧者也会如愿以偿。
因为有智慧的缘故，修行者知道该如何取舍，会按照因果规律行事，之后什么样的愿都能够如愿以偿。
是不是单单了知就叫做智慧呢？有的时候，了知很多法的人可以叫智者，或者说有智慧。但是按照《格言宝藏论》及其它一些论典的观点，什么叫有智慧？通达之后如理地去做，这才是拥有智慧的人的做法。
因果的道理已经通达，通达之后不去实行，那就不是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因为安乐的果或遣除恶趣的果，必须要了知之后去做才能够成办。从所知的角度来讲，了知因果之理当然是一种智者，但是了知之后不做，眼睁睁地看着安乐果近在眼前却得不到，看着火坑却往里跳，这就不是真正有智慧之人的所作所为。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了知之后如理行持之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定义智慧，就可以很清楚地认知这句注释：有智慧的人可以实现一切愿望，会如愿以偿，因为他知道道理之后能够或者非常愿意去实行。
《般若摄颂》中云：“贤善弟子敬上师，恒常当依诸智师，善巧功德由彼生，宣说智慧波罗蜜。”
贤善的弟子是指堪为成熟法器的弟子。堪为法器的贤善弟子应该恭敬上师，恒常依止有智慧的上师，因为很多善巧的功德是由依止上师而生。“由彼生”即是依靠上师而生。“宣说智慧波罗蜜”，对于上师也能够安立很多功德，也能够宣说智慧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我们如果想要增上功德的话，还是应该对善巧上师产生恭敬心，然后长时间地依止。这是非常关键的。
丙二（教诲依止善知识）分二：一、不依上师之过患；二、上师之法相。
丁一、不依上师之过患：
清净慈具慧，由辩利益说，
谁虑己恶劣，彼亦毁自利。
前面两句讲上师的法相，上师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后面两句是说，在这样的上师面前，如果通过其余的因缘不依止的话，会毁坏自利。这叫做不依上师的过患。
首先讲第一句，上师是如何利益众生的。
“清净”指上师没有贪嗔痴等杂染法，相续处于如是清净的状态；
“慈”指对众生、弟子具有慈爱心，具有仁慈的心；
“具慧”指具有能够调伏弟子的智慧。或者说知道如何分辨法和非法，如何如理如实地宣讲法的自相和共相等；
“由辩利益说”，因为具备法无碍之辩才的缘故，上师能够以饶益弟子、利益众生的方式宣讲正法。
这二句颂词讲上师很清净，有慈心、有智慧、有辩才，能够利益众生而宣讲正法，对于这样一种上师，应该可以放心依止。但是面对这样的上师，有些弟子还是有顾虑。顾虑什么？“谁虑己恶劣”。有些弟子顾虑到自己很恶劣，或如下面所讲的种姓不好、相貌丑陋等等，由此认为自己不能够依止上师，抛弃正法，“彼亦毁自利”，这种心态会毁坏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得到自利。
甲曹杰大师有另外一种解释的方式：顾虑依止上师之后自己会变得恶劣。他认为自己方方面面都很好，担心如果长期依止这个上师，自己会变得恶劣起来，所以就不依止上师，从而失坏正法，也会毁坏自己的利益。
颂词从这两个方面理解都可以。从本注释来讲，是一种自轻凌，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依止上师。世尊出世的时候有一些低种姓、下劣种姓的人，因为佛陀是高贵种姓，弟子也都是一些高贵的种姓，觉得自己这样的人不应该依止佛陀出家。后来佛陀给他们宣讲道理之后，他们才放心依止，最后得到阿罗汉果等等，有很多这样的公案。
“谁虑己恶劣”只是从一个侧面来讲。总的来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缘不依止上师，都会有过患，最主要的过患就是毁坏自利，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生生世世获得善趣的机会完全失毁了。
作为真正渴求正法的人，在自然而然值遇胜任宣说取舍的上师时，理应喜出望外、毕恭毕敬而依止。
众生种姓苏醒、善根萌发的时候就会渴求正法，渴求获得解脱。对于真正渴求正法的人，通过上师的加持和自己的善业力值遇上师，而且这个上师是具相的、可以宣说取舍的上师，这时候理应喜出望外，毕恭毕敬地依止，就像遇到大宝藏一样。
这样的上师不是为了谋求名闻利养等，无有贪等垢染，德行圣洁，慈爱弟子，智慧高超，无所不知，有能力依靠观待、法尔、作用、证成四种道理的辩才，通过问答的方式为一切所化众生宣讲。
前面讲过应该选择能宣讲取舍的上师，下面接着讲上师的标准。首先是清净，不是为了谋求名闻利养。他彻底抛弃了名闻利养等等，一心一意为了利益弟子，为了把正法真正传扬下去，有这样一种清净的心态，没有贪等垢染；其次，德行圣洁，慈爱弟子，他对弟子非常慈爱；第三，具慧——智慧高超、无所不知；第四，有能力依靠观待理、法尔理、作用理、证成理四种道理的辩才，通过问答的方式对一切众生宣讲正法。
依靠对法无碍的辩才而大有利益地宣说取舍善恶。
因为对正法通达无碍的缘故，依靠法无碍的辩才能够大有利益地宣说取舍善恶。如果上师对正法不是很通达，他利益众生的范围就会窄一点。虽然有些上师很慈悲，也具备其它的功德、精进等等，也能够利益很多众生，在佛教史中这种例子也是很多的。但是对于想要了知佛法深义的弟子，这样的上师就难以摄受。如果真正要广泛摄受弟子，对正法的通达就应该达到无碍的程度，依靠对法无碍的辩才，就可以很广、很深、很细致地宣讲善恶取舍的道理，相合弟子的相续一个一个进行分别，如此，对于正法弘扬，对于弟子相续的调伏，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说上师应该有这样一种智慧。
作为所化弟子，如果担忧自己种姓下贱、一贫如洗、相貌丑陋等而舍弃正法，或者诋毁上师等由宿业或偶然的因缘所致而感到羞愧，害怕，由此势必会导致失坏眼前与长远的安乐，以此障碍也会毁灭自利，所以务必要毫不迟疑地恭敬依止上师。
此处主要是打消我们的疑惑，也就是颂词所讲的“谁虑己恶劣”。
有些所化弟子，他是通过某些因缘而退失的。什么因缘？担忧自己种姓下劣，担忧自己太穷而没办法依止上师，或者因自己相貌丑陋而舍弃正法。
这里的舍弃善法特指因离开上师的缘故而舍弃正法，因为此处主要讲不依止上师的过患。依止上师可以得到正法，不依止上师就得不到正法，所以这里是从依止上师角度来观察舍弃正法的因缘，也包括诋毁上师等宿业或偶然的因缘。
有的时候弟子内心会产生恶分别、恶念，或者在谈论的时候诋毁自己的上师。因为诋毁了上师，觉得自己再没办法依止上师了，从而永远离开上师。这种情况有时是宿业引发，有时是某种偶然的因缘所致。不管通过宿业引发也好，还是偶尔因缘所致也好，如果因此而感到羞愧害怕，就会导致失坏眼前与长远利益，不会再依止上师。
但是从标准善知识的法相来看，一些具有证悟的上师，他会知道弟子对其诋毁完全是因为内心业力现前，或因为不了知实际情况而导致的。如果弟子能够真心实意地忏悔，真正的善知识绝对会接受，会一如既往地摄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羞愧、害怕都是多余的。观待上师来讲，只要一个弟子能够从罪恶中脱离，从宿业中解脱，都是上师乐意看到的事情。不管这个弟子以前怎样恶劣，怎样不听教言，如果从此之后能够真实地改正，上师一定会帮助他。
一个真正有慈悲心、菩提心的上师，他来到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利益所化众生。弟子能够依止他，就说明肯定与上师有宿缘。上师的智慧广大，对于弟子偶尔的反复，偶尔因烦恼引发所造的罪业，上师完全是清楚的，而且完全有容忍的心量。如果连容忍的心量都没有，那就没有资格做上师了。
作为弟子来讲，应该把这些顾虑打消掉，该忏悔的忏悔，不要永远把自己放在羞愧害怕的心态中出不来，觉得自己再没有脸面依止上师、呆在上师面前了，甚至离开。一旦离开，就会失坏眼前和长远的安乐。这样的障碍也会毁灭自利，所以说遇到上师的时候应该毫不迟疑一心一意地恭敬依止。
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善知识，有很多上师，对于这些上师都好好地通过清净心对待，通过清净心恭敬，这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偶尔由于宿业或者烦恼引发，做了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只要好好忏悔，上师就会很乐意地接受。我自己也做过很多错事，认识到不对的时候，有的时候拿供品，有时不拿供品，赶紧去上师那里好好忏悔。每次忏悔完之后，上师显得非常高兴，很欢喜。我自己有这个体会，相信在座的很多道友也绝对是一样的。总之你自己愿意从恶业当中脱离的话，上师绝对会接受，因为他来到世间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利益他的弟子。
所以，能够从始至终都很清净地依止当然最好，如果中间出现一些问题，就好好地忏悔，最关键的是毫不迟疑地、长时间地恭敬依止。即便在中间出现一些魔障、一些违缘，我们也不要为暂时的障碍所困，应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毫不迟疑或者更加恭敬地依止自己的上师。
丁二、上师之法相：
善知识法相，略说当了知，
知足悲具戒，有除烦恼慧，
彼等若教诲，汝应知恭敬。
前面讲了上师的一些法相，但主要是从上师如何利益众生、对利益众生的上师应该毫不迟疑的依止等角度观察。现在这个颂词主要是讲上师的法相。
“略说当了知。”对于上师的法相，通过略说的方式应该了知。如果广说，法相是很多的。《庄严经论》讲了十种法相，其他经典如《大圆满前行》也讲了很多种法相。如果略说上师的法相，可以归摄为下面四种：“知足悲具戒，有除烦恼慧”。第一是“知足”，“悲”是第二种，“具戒”是第三种，“有除烦恼慧”是第四种。
“彼等若教诲，汝应知恭敬。”具有这样法相的上师，对自己进行教诲的时候，应该恭恭敬敬地去领受，恭恭敬敬地去依止。
下面具体讲四种法相。第一种，知足。上师对一切欲妙没有很大的兴趣，有知足少欲的功德。知足少欲的功德在很多论典中都讲过，是共同的法相。不管是小乘的善知识，还是大乘或密乘的善知识，知足少欲的意乐在内心当中一定要出现，但行为中不一定这样示现。也就是说，有些大乘上师或者善知识，内心完全具备知足少欲的功德，但为了广大利众的缘故，不一定示现资具寡少的行为。不管示现也好，不示现也好，知足少欲的本体、功德在相续当中绝对要具备，而且在大乘当中，它是以增上的方式具备。第一个法相就是知足。
第二种，悲。如果上师对弟子没有悲心的话，他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相合于自利而去；如果对弟子有悲心的话，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考虑怎样利益弟子，只要能够利益弟子的他就去做，没有利益的就完全抛弃，所以第二个法相是悲。这个悲字如果往深里理解，是与地道功德相联系的，因为圣者的悲心和凡夫的悲心毕竟有很大不同。所以要讲很深的话，可以理解为圣者的悲心圆满。
第三，具戒，具备清净的戒律。如果是小乘上师，要具备清净的别解脱戒；如果是大乘的菩萨、大乘的上师，则需具备三聚净戒，也就是对禁恶行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三种戒律很清净地守持。
第四，有除烦恼慧，具备遣除弟子烦恼的智慧。什么时候该遣除弟子的烦恼，应该通过什么方式遣除，上师对此非常善巧通达。有时我们觉得该遣除的上师没有遣除，不该遣除的时候上师在遣除，但实际上什么时候该做、应该怎样做，对于证道的上师或者登地的上师来讲，他自己是非常清楚的。普通的凡夫善知识，也许具备遣除烦恼的智慧，但是到底时间到不到，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遣除，不一定能够通达。遇到类似情况，他只有通过经论当中的说法来帮助弟子。这样也没什么错误，因为毕竟是依靠经论来行持的，但严格来说，如果没有甚深的证悟，真正要彻底根除众生的烦恼还是很难做到的。
严格来讲，这四个法相都要具备甚深的功德才能做得到，所以上师如果具备这些法相的话，就应该好好地恭敬。“彼等若教诲”，具备这四种法相的上师如果教诲我们，我们就可以肯定，他绝对是一心一意利益自己的，不可能通过烦恼心等其余作意来教诲我们。所以，当遇到上师教诲我们的时候，不管当时自己觉得应不应该批评，“汝应知恭敬”，都应该恭恭敬敬地听受。如果对上师有这样一种信心的时候，什么样的法都能成为教诲自己的方便，都能够遣除自己的障碍。
如果对上师没有清净的信心，上师在教诲自己的时候，也许自己内心会不服，产生某种抵触心理或者其它的想法等。从依止上师的角度来观察，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
那么，真正的善知识到底该是怎样的呢？
关于善知识的法相，略而言之就是下面所说的这些，请原原本本了解。
真正的善知识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法相？简单归纳就是下面所讲的四种，应该原原本本地理解。
也就是说，不求名闻利养，知足少欲，
这是第一条。对于名闻利养完全看破，没有丝毫兴趣，而且对名闻利养的害处非常清晰地了知。菩萨相续中如果有很强烈的大悲心，对于名闻利养这方面是不会有很大兴趣。
一般来讲，共同的法相应该是没有执著。如果是一个菩萨，都不用讲他有没有知足少欲的功德，肯定有知足少欲的功德。但是作为共同的法相，上师必须要具备的条件，从共同的乘、共同的标准来讲，知足少欲还是可以作为第一个条件。
有自代他苦的强烈悲心，
这是第二条，具悲。具悲，就是具备自代他苦的强烈悲心，也就是说，他人的痛苦我来代受；或者，为了利益众生虽然要感受很多痛苦，但是我也能够承受。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悲心，他就可以长时间、有很大耐心地教化弟子。如果没有自代他苦的悲心，也许短时间内能教化弟子，而且前提还是弟子很听话，当弟子不听话或者遇到很多麻烦和障碍的时候，就不一定能够坚持下去。所以说强烈的悲心，有一种自代他苦的悲心，有一种耐心的自性，也就是度化众生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耐心承受的自性。这是非常关键的，尤其对于大乘善知识来讲，这种悲心绝对不可缺少。
具备严禁恶行、摄集善法、饶益有情三戒，
这是第三条，具戒。此处是针对大乘上师，所以只讲了三聚净戒，第一是严禁恶行戒，第二是摄集善法戒，第三是饶益有情戒，上师必须很清净地守持这三条戒律。如果能够具备这三条戒律，这个上师的功德必定很圆满，因为一切的恶行都严禁，所有的善法都修持，而且能够圆满饶益有情，这就是很标准的菩萨。
并且拥有遣除弟子相续烦恼的闻思修慧。
第四条，上师拥有能够遣除弟子相续烦恼的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三种智慧都能够生起，这样的上师就能够善巧地遣除弟子的烦恼。如果没有这种智慧的话，弟子生起烦恼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遣除，或者如前面所讲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遣除，就没办法调伏弟子的烦恼，无法做到真正的利益众生。
我们应当百般寻觅、以三喜依止这样的上师。
我们应该百般寻觅这样的上师，最后通过三种欢喜的方式依止上师。三喜是指财物供养、身语承侍和修行正法这三种让上师生欢喜的方式。很多经典讲到依止法的时候都提过三喜依止。
首先是以财物供养上师，令上师生欢喜。这一点和前面所讲的知足少欲并不矛盾。作为一个真正的上师，财富对他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你能够以财富供养上师，就说明你对法、对上师有恭敬心，有起码的舍心和慷慨的心，这是表明弟子法器的一种相。
此外，上师如果具备悲心的话，虽然他自己并不需要财物，但是为了圆满你自己的福德和资粮，他会接受你的供养。所以说显现上供养之后上师很高兴，但并不是像一般人那样，给很多钱他就高兴。一个标准的善知识，他对财富方面是绝对没有兴趣的，但是为了圆满你的功德或福德，为了增长你相续当中的善心、增长你的福德等等，有时上师会很欢喜地纳受。
不同的上师显现也不同，有些上师接受供养很高兴、很欢喜，有些上师拿到财物之后就扔在一边，甚至放在面前理都不理。一般来讲，道友供养某位活佛，如果活佛不理你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做什么福德。如果活佛笑嘻嘻地接受，塞到怀里，显得很高兴，供养者就会觉得自己功德圆满，做了一个大福德，供养者自己内心也非常欢喜，从而产生很清净的信心。
所以说，上师或者大德菩萨利益众生时有很多善巧方便，我们自己觉得应该这样做、那样做，只是我们的分别心而已。我们用分别心来判断上师的行为，是绝对不现实的。从这个方面观察，通过财产使上师欢喜，这是很大的一种方便。
第二是身语承侍上师，也就是给上师做事，比如做上师的侍者，或者给上师打扫房子、做饭等，也能够让上师欢喜。此外，为上师的事业发心，做得很好很圆满，上师也会很高兴，这都是以身语的方式来承侍上师。我没有很多钱，但是我把上师的事情做好，上师看到后很欢喜，就会得到上师的加持。
第三个是如理如法修行供养。不管背诵也好，考试也好，或者修禅定、修加行、念咒语、念经，能够如理如实地按照上师的教言去做，就是法供养。
三种供养都能够让上师欢喜，这就是三喜依止。我们首先要寻找上师，找到之后就好好地依止上师，这就是大义。而且，通过上师的教言而懂得取舍。不单单是学习教言而已，实际上我们依止上师如果仅仅满足于听到教言，后来就很有可能舍弃。
《山法宝鬘论》中讲过[footnoteRef:0]，有些弟子依止上师的时候不善巧，觉得依止上师就是为了听法，什么时候听完法什么时候就可以走。札嘎仁波切说，不能这样作意。我们依止上师是为了得到上师的功德，听法只是依止上师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诚然，依止上师要听法，这是绝对的，但也要学习上师身语意的行为，要让上师生欢喜之后得到上师的加持，并使加持融入自心，让自己得到解脱。 [0: 《山法宝鬘论》云：在当今时代，大多数人都认为依止上师的目的就是听受教言，因为必须在听闻教言的基础上才能实地修行，所以应当首先在一年或几个月当中依止上师，求得所有的教言后自己另找一处地方去修法，就可以了。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乏其数，到处可见。
这些人求完教言后便像乌鸦衔着肉飞到别处去一样不顾一切地跑到其他地方去实修了。可是，你这样做根本无法得到任何加持，恐怕只是徒劳无益而已。] 

我们依止上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解脱。如果我们把目标定在解脱，而不是定在听法，我们在依止的时候就会很善巧。为什么？因为我是从上师那里获得解脱，既然这样，我就要想方设法地让上师生起欢喜心。只要能够让我获得开悟、获得解脱，任何事我都可以做。如果是这样，即便我在闻法方面不行，但是我的目标是解脱，我就从身语承侍或者其他方面去做，总之，给上师做事都是能够加持我解脱的方便。如果能够这样依止，不管闻思修也好，做事也好，目标就是让上师生欢喜，目标定得高了，我们自己的行为自然而然就会如法。否则，如果把目标定得很低，或者根本不知道怎样去定依止上师的目标，就很有可能在中途出现很多违缘，出现很多麻烦。
所以，发现具相上师的时候应该好好依止，好好观察。但是我们在依止上师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内心的魔障或外在的魔障，让上师和弟子之间产生隔阂，或者自己因为各种因缘不想再依止。对照这里的教言来看，这不是一种善相。有时候当出现不想依止的想法时，这些要离开的理由，在自己想的时候，不管怎么观察，都觉得千真万确。但从结果来看，或者从更长远的角度观察，那些都不一定是真正如理的理由。那些理由有时是内心烦恼现前，有时是魔障的加持显现。一个弟子要想真正获得利益，还是要长时间地依止一个上师。只要是符合法相标准的善知识，依止的时间越长，自己得到的利益就越稳定，得到的利益就越大。刚依止的时候当然看不出来，如果长期观察，利益就会慢慢慢慢凸显出来。
有的弟子依止两三年后没有很大收效，就觉得肯定和上师不相应，马上换一个。换一个之后两三年又觉得不行，继续换，换来换去。我们一辈子能有几个两三年？结果最后到死都没有得到利益。而有些弟子能够很稳定地依止，最后就可以得到大利益。所以，修行正法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如果是一两天的事情，那我们观察到不妥，就可以马上换一位。
当然，也不是说遇到一位上师无论如何就必须要依止他，也有观察一两天之后觉得不妥马上就换的情况，米拉日巴尊者就有这种示现，他发现与这个上师不是非常相应，于是换了另外一个，马上就获得相应。类似的例子也有很多。但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不好观察，只能按照法王和仁波切的教言尽量长久，尽量稳定，这样的方式会比较好。
如果这些上师对你谆谆教诲，你要明确了知，恭敬实行。
如果具备这些法相的上师对你很真诚地教诲时，要了知上师在通过利益心来利益自己，不管自己知道与否，一定是对自己有利益的，应该在明确了知之后，恭敬实行。
《般若摄颂》中云：“一切佛法依上师，功德胜主佛所说。”
《般若摄颂》中说：所有的佛法都是依靠上师而获得的。“功德胜主”指佛陀，是对佛陀的一种赞叹。功德胜主佛陀宣讲说一切佛法都是依靠上师而得。有时把这个名字安立成上师，有时叫善知识。一切佛法依靠善知识而得，这是功德胜主佛所说的。
此外，关于依师的详细方式当从《华严经》等中得知。
详细的依止上师的方式在《华严经》中讲得很清楚。此外，《大圆满前行》对依止上师的方式讲得很清晰，《大圆满心性休息》《菩提道次第广论》《事师五十颂》和《如意宝藏论•依止上师品》也讲了很多。对于这些经论中所讲的依止上师的详细方式，都应该好好地去学习，然后观察对照自己，看看哪个方面做得不对，哪个方面作意不对。
我们想要学习如何正确地依止上师，广大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每一部论典的着重点都不太一样。我们把这些依止法一个一个详详细细地看过之后，自然就知道应该怎样去做。
除了看经论中所讲的依止上师的方式之外，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应该学习高僧大德如何依止上师的公案，看看大德到底是怎么做的，对自己绝对有很大的帮助。通过大德的示现，分析他们为何这样依止，依止之后如何获得成就，中间出过什么问题，内心出现过什么邪念，行为上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得过什么样不好的果报等等，各个方面都要了知，之后总结自己应该怎样做，怎样依止。也就是说，不但要看相关的经典和论典，还要看大德的传记，之后结合自己的相续，明确自己应该怎样做，之后就应该按照自己所明确的理路，如实修行如实依止。
《三摩地王经》云：“恒常随观佛陀教，永远莫依罪恶友，广依贤善之友伴……”
《三摩地王经》当中讲，应该恒常随观佛陀的教义，永远不要依靠罪恶的恶友，就是能够产生罪恶的邪知识和邪友。“广依贤善之友伴”，应该广依贤善的友伴，就是对正法有信心、有理解的人，像这样贤善的友伴应该长时间依止他。
丙三（教诲见行圆满成就胜果）分二：一、真实教诲；二、特别教诫。
丁一、真实教诲：
依此圆满规，成就最胜果。
依靠圆满的法规，就可以成就最胜的佛果。这句颂词首先略讲真实教诲，如果你具备这个因就会成就这个果。你的果很善妙，后面了知因的时候也就会产生欢喜。
要想达到所求的目的，通达如理实修下文中所说的无倒教言法规的圆满方便，便可获得一切成就之最——能成办一切利益的佛果。
如果我们想要达到所求的目的，就要实修下面将会讲到的广见行、略见行、极略见行中的教言。如果实修这些圆满方便的话，就可以获得一切成就之最——能成办一切利益的佛果。
为了对果位产生兴趣而首先宣说，由此一来对因就不会有怯懦。
佛果是最殊胜的果位。首先宣讲果，让我们知道修行能够产生这么好的果位，对果位产生兴趣之后，对后面所讲因位的修法就不会产生恐怖心或不敢趋入的怯懦心。
丁二（特别教诫）分三：一、广见行；二、略见行；三、极略见行。
戊一、广见行：
于众实柔语，安详具威严，
具理不轻毁，自在善妙言。
善调离随眠，庄严心寂静，
无掉不拖延，无谄决定行。
这几句颂词就是讲作为一个修行者应该行持的一些见行。
“于众实柔语”，对于众生恒常宣讲谛实语，恒常宣讲诚实的语言、柔和的语言。
“安详具威严”，通过杜绝各种恶业，让别人感觉这个人有安全、安详的气氛。“具威严”指不能随随便便地暴露内心当中的所有想法。你的行为如果暴露太多，别人知道所有底细之后，就不会对你产生恭敬心。如果自己该隐藏的隐藏，就有一种威严的气势，对利益众生或行持佛法来讲都是有利的助缘。
“具理不轻毁”，主要指对弟子传法时的态度。“具理”即具有理证，如理次第地宣讲。“不轻毁”，指对于他众没有轻毁的心态。
“自在善妙言”，“自在”是指在趋入外境的时候，能够自在驾驭自己的六根或五根等诸根。注释中讲，这也是智慧深遂的表现。“善妙言”，指善妙的语言，能够利益自他的善妙语言。
“善调”主要是讲能够善加调伏根本烦恼。
“离随眠”，随烦恼都可以离开。
“庄严”，指通过布施等善行让自己很庄严。
“心寂静”，内心能够得以调伏而寂静。
“无掉”，无掉举，分别念鲜少。
“不拖延”，很决断，该做的事情马上就做，不要拖延。尤其对修法者来讲，拖延的毛病必须要认知改正。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很多善法都无法实行。所以，修行者应该有不拖延的良好习性，要成办的事情马上做完。
“无谄”，对众生没有歪歪曲曲的不好的想法。
“决定行”，自己的行为决定都是依靠正知正念、善巧方便摄受之后而行持。
作者教诲道：对于一切有情说话应当温文尔雅，无有虚谈妄言，杜绝伤人的粗语，
对一切有情说话的时候最好能够温文尔雅，令别人生欢喜。谈话的时候没有虚谈妄言，杜绝伤人的粗语。这些都是属于语言方面的规范，麦彭仁波切的《君规教言论》中有专门的观察语言品，修行人在说话的方式上也有很多要求和标准。
如果与谁交往，要给人一种舒适安全感，神情安详，宁静和蔼，这是成为福德之因的身语威仪，
和人交往的时候，要尽量给别人一种舒适安全感，也就是说，应该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值得信赖，有安全感，很真诚等等。如果交往的时候别人老是对你不放心，觉得有一种威胁感，就说明你的身语方面还没有完全修好。给人安全感实际是一种果。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可以尽心地从内心发出真诚心，以利益众生的发心来做事，谈话交往的时候对方就能够感觉到你的真诚，感受到舒适和安全。这是成为福德之因的身语威仪。
不论对谁也好，在别人面前不要将自己暴露无遗，要威严可畏，深不可测。
不管对什么人，在别人面前不要把自己完全暴露，内心有什么烦恼不要马上说出来。有时，该发露的时候就发露，不该发露的时候，不要完全暴露自己。这是以烦恼为例。除此之外，自己的想法、计划，还有自己的功德、梦兆，得到的验相、体验等等，是不能够完全暴露的。如果自己善于隐藏的话，外表会显得威严可畏，深不可测，这也是有必要性的。
对于堪为法器品行贤良的眷属次第说法，对他众不可轻凌藐视，要善加摄受。
这是讲“具理不轻毁”。如果眷属是品行贤良的法器，就应该对他们次第宣讲正法。对他众不可以轻凌，不可以看不起，要善加摄受。
当五根趋入对境时，不可放逸无度随烦恼而转，要具备自我控制的正知正念，在此由于智慧锐利故解释谓为“自在”也是妥当的。
所谓的自在怎样解释？五根趋入对境的时候，不能放逸无度，不能随烦恼而转，具备自我控制的正知正念，这就是一种自在。自己对于烦恼的生起，能够驾驭能够控制，有正知正念，就称为自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把智慧锐利解释为自在也是可以的。
如云：“对于讲经说法等要详察细审才出口，并非不经观察。”
以讲经说法为例，所有话语都应该详察细审之后才能出口。讲经说法时，如果不经观察马上说出来，有可能误解法义，或者达不到解释经义的必要性。所以上师也是再再要求讲经说法之前好好看句义，把意义理解得差不多之后才可以解释。有些大德说：在讲法之前如果不仔细看九遍的话，我是不会讲的。九遍当然是一种泛词，其实就是强调要很仔细、很严谨地观察之后再开始讲。如果讲经说法时随便讲、乱讲，诸佛菩萨看着不高兴，上师也不高兴，对于讲经者没有利益，对听讲者更是没有丝毫利益。所以说“讲经说法等要详察细审之后才出口，并非不经观察”。
在其他场合说话也要详尽观察，观察场合、观察听众、观察别人的意乐，观察完之后再讲，绝对是善巧者。如果不经观察随便乱讲，这是一种疯狂的行为，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不是不经观察的草率言词而要具有实义。有些人表面上说的仁慈语言也是杂有过失的，因此应当说不杂过失的善妙之语。
这还是讲“自在善妙言”。有些人表面说了一些仁慈语言，其实夹杂了一些过失。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要尽量不杂过失，尽量宣讲善妙之语，这是很关键的。当然，要求每个众生都不杂过失地宣讲，是很困难的。因为过失有粗层次、浅层次、细微等等很多种，很难掌握，只能尽量不夹杂比较粗大的烦恼，不要有欺骗别人意乐等，从这个角度把握应当也是可以的。
无有嗔恨善于调伏内心，经过观察彻底断除所有怀恨等随眠，
内心没有嗔恨，善于调伏内心，而且经过观察彻底断除怀恨等随眠烦恼。
以慷慨布施的福德使得自己庄严无比，内心的分别妄念自然息灭。
如果能够慷慨布施，以此福德能够使自己很庄严。庄严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指后世异熟果显得很庄严；另一方面指自己的行为很庄严，就是说，不管现在你的身体是不是变得很庄严，能够慷慨布施，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庄严的行为。由此，内心的分别妄念能够自然息灭。
不存在心思旁骛的掉举，无有反复无常的现象，因而稳重坚定，做事不拖泥带水，始终坚持不懈，因此从不拖延。
“掉举”指心思旁骛，胡思乱想。因为心趋入正法的缘故，不存在心思旁骛的掉举。无有反复无常的现象，自己内心很稳定、很稳重、很坚定，做事也不拖泥带水，很果断。“始终坚持不懈”，事情一旦开始做，就能够坚持到底，因此从不拖延。
对于他众不怀欺惑之心，为此说无谄，
与他众交往时根本没有欺惑、欺骗的意乐在里面，具备无谄的品行。
心聪智明，以善巧方便而决定一切事。
做事的时候，都是通过善巧方便来决定，所以跟心聪智明联系在一起观察。
这些出自于《慧海请问经》等。
这些应该修持的见行都是出自于佛经。
《三摩地王经》中云：“无散极温和，适度动听语，引导具缘士，堪受亦生起。”
对一个修道者来讲，应该具备以下这些美德。
“无散”，没有散乱。
“极温和”，以温和的心来对待众生，接触的时候说话方式都很温和。
“适度动听语”，所说的话也是适度的，要宣讲动听的语言。“适度”有多少、高低、缓急等等很多适度的方式。
“引导具缘士，堪受亦生起”，如果能够这样引导具缘的士夫，对方也堪能接受。“亦生起”， 通过菩萨的引导，他也能够生起这样的体悟和觉受，也能够生起这样一种殊胜功德。
戊二、略见行：
决定如满月，光彩如秋日，
深沉如大海，坚固如须弥。
观待前面来讲，此处讲比较概略的见行。
“决定如满月”，如果能够通过菩提心来摄受，决定让人生起犹如见到满月一样的欢喜心。就是说，菩萨如果能够修持善妙正法的话，绝对能够让别人生起欢喜心。
“光彩如秋日”，相续中具备遣除烦恼的智慧，它的光芒犹如秋天的太阳一样。秋天的太阳没有什么障垢，它的力量很强，温度很高。菩萨相续中如果具备遣除烦恼的智慧，他也能达到光彩强烈的状态，犹如秋日一样。
“深沉如大海”，深沉主要是讲他的功德，功德宝藏犹如大海一样深沉，非常多。
“坚固如须弥”，他的身语意的状态，如如不动犹如须弥山一样。
这几句颂词都是从果方面来讲的，“决定”、“光彩”、“深沉”、“坚固”都是从果方面来讲，它的因包含在里面，所以叫略见行。
以慈悲菩提心等来使内心纯熟，如同秋季的满月一般，寂静调伏，以慈爱众生、善巧方便决定令人见而生喜。
如果一个人能够修持慈悲菩提心，调伏自心来使自心成熟的话，犹如秋季的满月一样寂静，调伏一切烦恼，而且慈爱众生、具善巧方便，决定令人见而生喜。此处是从决定令人见而生喜的方面讲犹如满月。
《月灯经》中云：“含笑调柔如满月，于诸长辈及新生，恒常诚实而言说，温存无有我慢心。”
“新生”指后辈、后生。《月灯经》中讲：菩萨应该含笑调柔，犹如满月一样，对于长辈也好，后辈也好，恒常诚实而言说词语，温存无有我慢心。这个教证主要讲犹如满月。
犹如秋天的太阳光芒万丈一般，威光耀眼，并现前证悟二无我的胜义菩提心。由于远离障碍之云，从而具足遣除他众愚痴的威力。
此处讲光彩犹如秋日一样。菩萨现前证悟了二无我空性的胜义菩提心，很清净，远离了烦恼障所知障的障碍之云，所以具足遣除他众愚痴的威力，犹如秋天的太阳一般光芒万丈，威光耀眼。
《妙臂经》中云：“具有贪等烦恼聚，普称内心乃轮回，解脱惑如水晶月，尽越有海之边际。”
《妙臂经》中讲，因为内心具有贪嗔痴等烦恼聚的缘故，这个人就处于轮回当中。如果能够把贪嗔痴等根本随眠惑解脱，就如同水晶月一样极其清净，能够尽越有海的边际。
由于方便智慧圆满而拥有他心无法容纳、甚深如海的功德藏，
这一句是讲“深沉如大海”。他的方便智慧圆满，拥有他心无法容纳、甚深如海的功德宝藏，深沉犹如大海一样。
借助精进及禅定等力量，身语意的功德一成不变稳如山王，谁也无法转变。
这叫“坚固如须弥”。菩萨借助精进和禅定等力量，身语意的功德完全不会改变，非常非常得稳重，这叫做“坚固如须弥”。
下面引用论典说明。
《经庄严论》中云：“恶朋及重苦，闻深不能退，譬如螽翅风，不动须弥海。”
这是《经庄严论》第二十一品《觉分品》当中的颂词，指恶朋、重苦、闻深是三种退缘。
第一种退缘是恶朋。通过恶劣的友伴，恶知识或者恶友，从而退转；
第二种退缘是重苦。在轮回当中感受很严厉的痛苦的时候，他会退；
第三种退缘是闻深，听闻很甚深的教言，比如空性。
但是，恶朋、重苦、闻深都不能让菩萨从菩提心或者菩萨行当中退失。
[bookmark: _gjdgxs]“譬如螽翅风，不动须弥海”。“螽”就是螽斯，是一种绿色的小虫子，善于跳跃，吃庄稼，好像是一种害虫；“翅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虫子在扇翅膀的时候能够鼓起一点风。螽斯的翅膀所鼓动的那一点风，能不能动摇须弥山，能不能动摇大海？根本不可能。这个颂词是说，恶朋、重苦和闻深这三种退缘就像螽翅风一样，根本没办法动摇菩萨的菩提心。此处是从分别的角度来观察。唐译直接用螽斯翅风的比喻来宣讲不能动摇须弥山和大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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